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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

敦煌，去城十里有座呜沙山，沙山下一片泉水，叫做月牙泉。

也旦主

早在尧的时代这儿就生活着三苗人，先秦时还有羌人、月氏人。别看大

漠连天，这方风水盛哩!汉唐以下，名门辈出，张家、索家、曹家、阴家，累世管

理，旺族传代，至今莫高窟功德洞里泥塑壁画尚存着这些家族的痕迹。

现在这方仍有不少曹氏阴姓的，就不知道与那古时候的姓氏有啥因袭

没有，只晓得解放前阴家人在这达是有名的地主大户，曹家几代贫穷，为阴

家雇工扛长，拉骆驼养马。直到"士改"阴家才败落了，曹家的老人当了贫协

主席，儿子孙子当了村长乡长的O 这~家桥的地名也改为曹家桥公社。这公

社管辖着五六个村子，可说是日月清平，沙海子绿洲麦禾黄黄。

可是这一年，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唉 日他娘!快逃哇 " 

"爹一一，妈呀一一·

"娃子!赶紧往沙山上跑!把那口袋粮食抱上一一"

喊声、叫声，骤马离槽，鸡飞狗跳。眨眼间大水由北向南压过来，齐脚深，

没了腿，再淹到腰。千百亩麦田秋苞谷，全没了田禾梢儿。水面上只露着一排

排杨树冠和一家家房屋顶，还漂着些个死尸活人。

呜沙山沙坡沙梁爬满了人，爬上去又滑下来，沙顺腿窝流淌。一时间果

然听到那"嗡 嗡 "的沙山呜响。老的小的，分不出哪村哪队，捂脸哭

嚎，谁家的婆姨扯裸着胸膛，奶着娃子。

这时，只见曹月泉衣裤全湿，挂满泥沙，一步一滑由山下爬上来。背上背

着个七八岁的，胸前挂着个刚断奶的，两个娃子都不是他的，他没有这么碎

小的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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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瞅着，也不作声。

他仍向上爬，腿兮兮个不听使唤了，呼呼喘着粗气，扑通一下跌倒，两臂

又撑起身，脸颊上水还是汗，粘着沙粒。

他静静地瞅瞅黑锅底似的一片老少，啥话也说不出。背上、脖子上吊的

娃也忘了放下身。

呆愣了半晌半晌，才有人发出声音月"月泉 ，唉，月泉……"

转眼山下，一片汪洋，家家泡在水中。往北瞅，中关村、沙井村、城关村，

唯独月牙泉村在最南端，地势最低。

仿佛这会子人们才得些空闲，悄悄议论，党河水库决堤了!

这党河水库就在敦煌县城西去五十里处，每年从祁连山来水两亿九千

万立方米，全县农田水利全靠它，当年数万民工在那达建坝筑堤花了小十年

工夫，咋会说崩就崩塌了哩!听说敦煌城三分之二已在水里了，县委县政府

全淹了，街道、商店、民房，水深齐腰，塌的塌落的落……

他脊背上、脖子上仍吊着娃子，直到那些娃子的亲娘跌抢上来，哇一一

地一声痛嚎。

"月泉，你自家咋不去管顾……"那女人哭说你家容容，和她娘咋样

他瞅了一眼，已辨不清自己的家在哪达。

曹月水扯着他的丫头小乔，不远处站着唉，你看看，你看看……"只是

这样哭说着。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也没有让出来，让他们在院里死守，说:屋塌

你们就随着一达里死!屋若不塌，院里的木板、木条少一根，我回来也要你们

的命!此时他叫了声月泉，抱怨地流着泪说修个妈日的水库哟!早有那工

夫，不如在咱家门前拦条坝

曹月泉像没听见他说的话，只抬起子在小乔丫头那湿溜溜的头发上捋

了捋。沙山坡上，几片破羊毡，碎娃子坐在毡上，边上晾着一簸箩馍馍。曹月

泉蹲下身，再也站不起来了似的。仰脸瞅瞅众人，只说了一句没啥。水，坦

个几日;就退毯了……

果然，几日后水退了，许是地处沙山自有它的福处，多大的水也能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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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去。日怪，月牙泉村的房屋在水里泡了这多日，竟也没像县城那钢筋水泥

的建筑那么易塌易落，大部分完好如初。塌落的，不几日也抢修起来，曹月泉

拨了专款，购砖买瓦，组织民工。曹家桥公社各村的田亩，那泥浆、板结龟裂

的士地，不日也全面地清理整馈，不分哪村哪队，大拖拉机十几台，见地就

耕，见田就犁，往日的地埂子地界一道儿也不剩了。妈日的那田亩，添了几分

水力、肥力没啥不好，平展展一望无际。曹月泉多时不回家，干到日落西山，

方才把件汗垢厚得像铁片似的衣，肩头一搭，去了公社大院。

当曹家桥公社各村各队的救灾工作已全部结束，这汉子却在一日大早，

离开了地处中关村的公社大院，永远离开了。出了院门沿公路向南，向他早

先待过的月牙泉村走去。

他被撤职了，不再是曹家桥公社书记了。身披着那件藏青色呢子中山

褂，子里提了个装书本的人造草包包，除此他两袖空空。那件呢子褂，磨得跟

麻袋片差不多，早没了毛毛，尽管平时穿它很爱情，公社级的干部都披这么

个褂褂，每逢去县里开会，就穿上它。

朝南走，望着了沙山，沙梁子长长的，峰刃刀似的，难怪这山有名，晨曦

中瞅它格外清亮，瞅得人眸子发酸……打从士改，他爹就在这沙山下奔劳，

不多久，他接了爹的子，领导村上的老少，垦田，骆驼拉犁，锹把子挖坑栽树，

沿公路这些如今老高的白杨都是那时候栽的。田，一块块都得栽树围起来，

防沙挡风的，粮食才上去了。后来还修渠，建水库，就是那决了堤的水库，国

家投资才八百万元，还不够买些钢筋水泥，劳力全部是义务派工，曹家桥派

去的民工人数最多，开山炸石，凿岩挖洞，那掘进泄洪洞的三大队就是他带

的队伍，他，脱光了身膀，站在石洞的泥水中，顶上时有明塌，他没有被砸死，

后来还让他做了整个水库工程的副总指挥......

发大水后，县委陆书记下台了，曹家桥这杆旗咋能插得稳哩!陆书记也

革命一场，辛亥年间他爹便参加了祁德隆领导的闻家围起义，起义败落，死

里逃生逃到敦煌，才给他起名叫陆呜山。士改那会子陆呜山便是这儿的工作

队队长，斗地主分田地都是他领着干的，直干到六十年代做了县委书记。说

是发水前他正在省上开啥"联产承包"的会，防汛指挥部三次五次地打电话

请示他，他终不同意放水，说放了水，来年天旱咋办。 他是让旱情给"旱 "Jf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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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当他连夜乘飞机赶回来，敦煌已是一片汪洋。说仅县城一处造成的损失

就达三千六百万元。可谁没个闪失啊，这时候就没人念他年年四乡察看旱

相，建水库修水渠，主渠五十公里长!全县二十多万亩耕地水利配套!……

曹月泉尚未踏进村口，公路上遇见曹月水。

这木匠又去干私活了!领着他的两个儿子，大森和二林，各自身上挎着

工具箱。嘿，妈日的，他活了!

早先，曹月泉不论是当月牙泉的大队支书，还是做公社的第一把手，曹

姓人没个敢胡乱跳弹，大家一心扑在集体的田亩土。而曹月水眼月泉不是一

个爷的孙子，妈日的这木匠的品性不知像哪位爷!偷偷摸摸净干私活，曹月

泉整治过他，可仍改不了离村进城。有几次去他家，他那斧子刨子来不及往

墙角角里塞躲，那时月水的女人还活着，嘻嘻笑迎上来月泉兄弟来了，快

坐。"柳树下坐下，瞅瞅他那一院高高大大的宅子，说是"他爷留下的嘿，

曹家的哪位爷也没置下这样的屋!哼，吃喝着渠水不知道水是哪达流来的!

可也不能总板起脸训斥。木匠忙t扣把i巴巴酒杯摆在柳树下，兄弟俩喝着聊着月

水呀，你不能队里的活苗青麦黄不管不顾.…….川….川川，

承着O

此时，月水的两个儿子老远见他走过来，仍习惯地往爹的屁股后头躲，

月水说躲啥，朝前走直走到曹月泉脚跟下。

大森、二林低头抬头地叫了声"叔问候着叔回家了 7 " 

"~恩月泉答应一声，眼睛瞅着月水。月水也瞅着书记。曹月泉下台的风

声早就吹到了村里。两人半晌没有做声，那眼眸子反倒潮幢幢起来。

书记想，许是我这多年管束他错了!也怪难为他，女人去了，自己带着俩

儿一女。现今，大水后他的活路正逢时。曹月水想，月泉兄弟也够委屈，苦了

小半辈子又回村了!许是我带累了他?真的，见他下台，他心里挺不好过，便

主动带着两个儿子去他家修缮房屋。回去吧，兄弟，回家看看你的门窗，我都

给你换成新的了。不是我曹木匠帮你修修，你连个像样的窗户都没有!

末了木匠干咳了两声，说回来就回来，没啥了不得，好在你还是咱村

的支书嘛!唉，天时地利，天随地转，听各处吵吵说，就要分田单干哩7 " 

曹月泉竟一句话v也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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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月水大院一日比一日红火，庄外十里能听见锯声、刨声。

院中一棵老柳树，得三人合抱，郁郁葱葱，叫作啥"左公柳说是上世纪

左宗棠率军讨伐俄国人和叛贼阿古柏时，路经此地留下的种子。锯台刨案就

搭在老树下，大森二林扯着锯，小乔丫头提罐罐熬木胶，收拾收拾零碎，曹月

水则大刨子花刨子来回倒子，精工细作。

曹木匠最拿手的活计就是古式门窗，廊檐帷子套拱斗。敦煌远近找不出

第二个人。门一折四扇，门上楼窗，窗板上叠套山水花鸟，如那四屏画儿。河

西道上大凡文物保护单位修复个古刹旧庙的，都跑到他这儿来订货，一副就

是好几千元。敦煌城乡私人造屋，上梁立柱，唯买到一副曹月水的拱斗，那屋

顶廊檐才显出了神气。

除了古式，新式也做，青年娃子们结婚用的大衣柜、嫁妆箱，农家屋里摆

设的米面柜、炕柜，那个做工，拉进城不愁销路。

曹月水家干木活历史悠久，说是明朝祖上便修建过嘉峪关城楼，在那木

工坊做班头，不知真假。而他爷他爹盖阴家大院盖出了名却是人所共知。当

年，劈里啪啦一阵鞭炮响，四乡八寨的豪绅都来观望阴家大院落成，咱!老远

先瞅见院门楼，盖得比瓜州城的古牌坊还神气，门楼正中一块匾，携刻着"耕

读传家"四个字。月水的爷爷披红挂花站在门楼下，阴家的爷一旁抹着喜泪

珠儿，说曹爷呀，马过留鸣，雁过留声，这牌楼也是你木匠家的碑哩·…

进得大院再瞅，那座上房，光石台阶就七八层，登上廊前制，四根廊柱撑

着探头屋檐，檐角高翘，檐下铜马叮咚，檐上龙飞兽走。时逢夏日，燕子啄泥

筑巢，在那花拱斗间钻来钻去。

噢，这座宅院不是别处，正是现在的曹月水大院。

啦 啦 ，刨声锯声响着，在那廊檐子间回荡。

木匠朝俩儿子喝一声墨线瞅端，斜了狗日的"

这已是发大水后的第二年了，这宅子一些儿水印印也没留下。相反，旅

游业兴旺了，来敦煌的中国人外国人瞅罢了佛洞子，准免不了也到曹月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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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瞅上一眼，好像这达是个"景点妈日的，说，咋院门楼匾上写的是"耕读

传家进院一看尽是些锯末子刨花，没有一丝书香气。"嘿嘿，是哩。"曹月水

一笑。那外国人仍免不了照相机子劈叭一顿乱照，还跟院主人曹木匠合个

影，就站在那座古宅子下面。

院子东西各一排厢房，大森和媳妇两口儿住东边，二林和小乔住西厢

屋。连着院门楼还有一排屋，坐外面里，叫作"倒坐"。倒坐东是厨房，倒坐西

像是门房，住着一位外姓老人，早早晚晚为院主看家护院。

尽管曹月水没了女人，可在旁人眼里他并不冷落。尤其是在那位叫作

"七爷"的外姓老人看来，每每叹羡地望花了老眼。嗯，天时地利哟，看来是到

了曹木匠发迹的时候了!这外姓老人别看一把老骨头在这达1昆口吃食，他少

年读过诗，念过佛，天文地理无不知晓。他记起这瓜沙诸州远在唐宋出过一

个大人物，叫曹议金，他曹氏几代统治这方近二百年，当年的回鹊人、吐蕃

人，名门大户无不降服，一览河西四郡十州，只闻驼铃叮咚，不见胡马悲鸣，

羌笛怨柳，敢莫月水家又应了这气运!

七爷坐在倒坐西屋墙根下，晒着太阳，说:

"月水侄儿，近来你的生意大发喽"

"嘿嘿，七爷 ，也是托你老人家的福了 " 

曹月水大声应着，怕他老人家耳背。

"哪里日由，是你的木活精到哩，儿女，也跟上来了"

"唉，哪个是跟上子的哟!二林时间短，可大森跟我十多年了，到现在花

刨子不会使唤，中辈卵对不端，合缝合不严，要是我爹活着，骂我们这些儿孙

哩

"呵呵呵……"外姓老人笑着，眉眼虚眯着。

他爹曹万根，是六十年代上没的。早年万根跟他媳妇都在这院里给阴家

做佣。那间倒坐东屋，万根媳妇常从那达出出人人，媳妇年轻，生得几分颜

色，为厨造饭子也灵巧。曹万根光为阴家做拉肥的大轴辘车、乘人的轿顶子

车就不知做了多少，阴家堂的亲的家家用的都是万根做的。敦煌城西，白马

寺那边有一处阴家宅院，那前廊拱斗木帷子跟这边老宅没啥两样，那就是曹

万根盖的。可就是那次，曹万根被差到西边做工的时候，这边出事了，万根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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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被人沾了子，一日，她吊死在那间"倒坐"中……。也许是一种补偿，士改时

把这宅院分给了曹万根兄弟们。早先这院住着他兄弟几家，后来分开了。

此时，大森媳妇走出倒坐东屋，贼一嗓爹，饭好了，吃饭吧

小乔便先放下子里的零碎活，跑进厨屋端饭。饭就摆在院中柳树下，燕

子低飞，一掠一掠的。一家人围着那张矮桌，还有那位七爷，几碟儿青菜咸

菜，馍馍就上，再有碗面汤一喝。月水瞅瞅儿女，想想、七爷说的那句"儿女们

也跟上来了"的话，心里宽慰慰的，似也忘了娃的娘去了多年的苦楚...

比比旁人家的娃，他的娃就是少读了几年书，除此没啥不如人的。月水

这样"奔还不是为儿女们"奔"个门脸?他有时想，把大门楼那块匾换一换，

或是摘掉，可又觉着留着它也体面，外乡来个联系活路的，进村打问曹木匠

家，回答者说噢，女子找，门楼前挂着块匾一一"

他瞅瞅小乔丫头，更记起人们说咦?那丫头，满村唯她俊俏，她爹日弄

木头，昨日弄出那么根‘乔， !你瞅，从那大门楼走出来，就像个大户家的闺

女。"月水心说，日奶奶的，走着看，几年后我丫头是不是"大户的"也要你称

呼她"千金"哩!

近年，是人们瞅他的丫头长得俊俏，还是瞅他这大院一日日红火，爱来

他这院的人多了起来。月泉家的容容常来找小乔玩耍，进门先叫他一声

"伯"叫得亲亲个。

"容丫头，学校里忙吧?你可有些日子没来伯这达了"

容丫头读了高中，说话腼腼腆腆。高中念得不错，她爹虽然下了台，可还

是托得上老关系把她安排在中学当了教师。

她往伯那刨台边一坐，子指捋着一卷儿刨花，说学校里倒是不太忙，

可伯这儿忙，来了怕打搅，乔妹子也不去我家走动走动。"

小乔把茶杯子斟满递给她，说姐现在是女先生了，还记着干木活的妹

子7 " 

容容一笑，说你呀，总是个嘴厉害"

"呵呵呵。"曹月水高兴地笑着。觉着容容一来这院，把他和月泉的关系

都拉近乎了。

"容丫头，你爹在家干啥着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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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我爹现在还能干啥呀，包产了，各干各的了，他在家里蹲着呗…

"呵呵，回家跟你爹说，他要想干木活，也不算晚，上这院来跟我搭伙就

是了!呵呵呵……"

容容脸颊子一红，说是哩，我爹要早像伯这样，家里也啥都置下了。"

"唉，你爹这半辈子·…

容丫头没再吭声，那对儿大眼睛微微低着，瞅着手指上那缕缠来绕去的

刨花儿。

说让月泉来搭伙，那是笑话。谁不知那汉子的心思根本放不到这上面。

月泉咋说也是个干部的身架，一时半晌放不下来。现今他的大儿子仍在县上

文化局当处长，咋，老子反倒不如儿，做了木匠?嘿嘿。可曹月水大院叉着实

惹人眼，哪缺得了愿意来搭伙做帮子的?不久来了个小伙子不姓曹，却是月

牙泉远近驰名的老秀才索天寿的后人，名叫索元亨。 咄!亨娃子可说是这村

里后生群儿的人尖尖，虽不抵他大哥二哥上了清华、北大，却也读罢高中，刚

刚还乡。人们说，唉，曹月水大院看来是要大发了，不然咋把索家的后人都能

惹上去呢!

索元亨初来木匠家，那位外姓老人虚眯的目光总像是在他身上搜寻啥

似的。一日招呼道那是……索家的后生? " 

元亨早听说这位老人，他是阴家"积"字辈的最末一个。 但一直没咋见过

面。上前叫了声七爷

"噢，噢……"老人眼皱在阳光下闪着泪花。

瞅那后生一脸精明相，怪道学啥都那么快子，没几日天气斧锯刨凿都

学得了。他爹索天寿一生守平不出山，若是他甩开身子，恐怕比当年阴家的

业绩干得还大。说是道光年间，他家祖上就在敦煌知县苏履吉办的"鸣沙书

院"任过主讲。现今，老秀才写的那笔字，古朴如汉隶，转折似今草，真像他

索家先人哩!如今的娃子哪个还晓得，远在西晋有一名门大户，索湛、索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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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做过北地太守、酒泉太守，拜驷马都尉出守西域。噢，都是古话喽!现

今，索天寿家早沦为庄农人了，屋里只有两把古旧捕。记得早年，他家还有

座深宅大院，门帽一块匾，题写"索公祠那是在这个亨娃子远没有出生的

时候，算算，老秀才今年有七十了么?

外姓老人眨巴眨巴眼皱，问这个老四娃子昨，大学没考上7 " 

索元亨不免有些垂头嗯"地应了一声。

那老人也吁了口气，像是说:是了，气运不畅啊，这年景!书香门里的娃

子也只有投奔木匠。

一晃半年多过去，索元亨在曹月水大院啥都混熟了，把大森叫哥，把小

乔唤妹。月水伯待他可说是疼爱，月月关饷百十元钱，吃喝还一个劲叫他留

在这院吃。元亨说就在同一个村，隔不几步远，还是回家吃方便，怕过于破费

伯。

亨娃{故活极细心，家什底下没有废料，十来对中辈卵，末了一套丝毫不差，

合缝严实得像根丝线。曹木匠一看，心说，莫非这娃投错了胎，本该是我的儿

口里!

"乔丫头，明早你跟亨娃两人拉上家具去县城，卖掉了，你俩拣最高级的

馆子吃一顿，不管花销多少，回来全在我这达报账"

小乔正在院那旁熬胶，抵嘴儿一笑。四块青砖一支，胶罐子下烧着碎木

头刨花子，映红了脸蛋儿。

"日由，爹啥时这么大方，还不是骗着我们给你把家具卖个好价钱"

"咦，妈日的，这死女子

爹笑着，元亨也笑着。

曹月水的木活早先就不愁卖，如今又添了高徒在这"班门弄斧就更畅

销了。这方农村极讲究在那炕桌、炕柜，还有那盛粮食的米面柜上画画，曹月

水多年只会雕花不动彩墨，雕花费工，彩墨省时，亨娃子却能操起画笔。他爹

索天寿说哩唉，这娃子啥都干，可干啥都花花哨哨，长不了个大出息他

爹教过他临宇帖，可他桌前坐不了半个时辰就怠倦了，画画想来也要不了几

天。元亨眨眨眼说爹，说咱家早年有一幅字画，是谁的真迹?说值大价钱

哩7 "爹说哼哼，你是瞅上那‘大价钱才思谋着写写画画么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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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直到天寿子里，他家还藏有一幅晋代索靖的真迹。那时阴家出几

百石麦子向天寿的爹讨它，他家没答应。直到解放，敦煌县收集文物，国家出

几万元买，天寿一分钱没要，捐了出去。

元亨捉着画笔，像把他没考上大学余下的精力全用在描画这米面柜上，

羊毫狼毫来回倒换着，鬼日的没学过，竟也画出了一幅幅沙山泉水，莫高窟

的佛阁、吉祥马、九色鹿…...

乔丫头在一旁瞅视着，眼珠儿都瞅亮了，呆呆地出神儿。

"元亨哥，要不要换一盆净笔的水7 "她问道。元亨顾不上应声，画了个专

心。小乔把清水端来，又围在眼前。乔丫头子上也细，往日做针线、刺绣，绣出

个花花草草，赶上公家商店里卖的。等元亨一画毕，她便拿去上漆，刷油漆本

是二林的活，这会丫头却抢先拿起油刷，在那画儿上一刷、一刷，来去仔仔细

细。

元亨不光是画，做木活还能出些花样，在那箱子柜子的盖沿下镶一条金

属边，显得富贵，原来四角见方，现在抹个弧圆，确觉着精巧。曹月水见亨娃

改辙易道的，也并不恼火，娃的招术高就高嘛，怕伤了老脸哩?娃这样尽心还

不是为了你家!渐渐亨娃便搞起了设计，绘图画线的技术活叉上了子。图上

有认不识的，月水也不耻下问元亨呵，这几处伯瞅不大懂，不敢下料哩"

"伯，我来下料。"

"昵……行!下不准不就废几根木头嘛，、f头 ，把茶倒上

"哎 "小乔应着，奔进上屋，把爹那特级莱莉花茶泡上了。

下罢料，像凿樨窝这类粗累活他也干得，二林过来接子，说元亨哥，让

我来凿掏。"爹'忙说你快去毯吧，等亨可给你凿出个样样，你再照着干"

这日他正在开凿，两腿骑在凿架上，曹月泉的容容来伯家闲转。月水伯

一家人亲热地招呼着她，大森叫她容妹妹，二林小乔叫她姐。元亨瞅了一眼，

把头一低。直到她走近过来，他才招呼了一声容容，来了"

原来他俩在一个学校同班读书，年龄上她却小他一两岁，许是人家学得

好呗!不好能留校当老师，自己回乡当木匠!在学校他俩就不咋多说话，同学

都很看重公社书记的女儿。只记得一日他的笔没了水儿还是摔坏了，她把她

的一支放在了他的课桌上……回乡后，在他苦闷的那几日，她还去看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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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门见他妈妈腼腆地叫声"婶飞看啥呀，越看越使他觉着自己不如人!大哥

二哥都在北京做事，都睁眼瞅着他老四!

元亨手握掷头使劲敲着凿子，手臂、肩膀头震得直颤，那木质好坚硬哩。

"元亨，早先咋就没看出，你还有这一手!伯可是雇了个能人来。"容容

说着，伸手到那掷头下面，把凿出的木屑儿往旁边扫了扫。

"呵呵呵月水伯笑着说容容，你看亨娃在伯这儿，是个门道吧? " 

"当然好，我小时候就想跟伯学子呢，可伯嫌弃我是个丫头"

"呵呵呵呵...

元亨差一点砸偏了掷头，摆在于上。

"亨娃，放下活计，眼容容聊说聊说嘛"伯说着。

他仍没有歇子，只是笑笑，说你咋得空来这达7 " 

"哎哟，我来这达的时候，你还在哪个沙窝子里耍达哩"

容容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小乔说可不是，姐打小就在这院里玩，

我识文断字地认识几个，多半是姐教的。"

月水叹说是哩，你俩都是高中生，都是人才呀

元亨揩揩脸上的汗，似又望见曹家桥那条公路，每日上学、放学的，他俩

前后脚有时走到一达...

在木匠家干完活，晚上回到家，炕上一躺，眼睛盯着屋顶，不知在瞅啥。

他爹走上来，问吃了，在你月水伯家7 " 

"嗯。"他应了一声，老半天没话。

"咋，才干了两天木活，又没心思了 7 "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躺着眼爹应声，真是个少家教的，忙坐起身。

"爹，……你说我究竟干个啥好? " 

"哼哼，干木匠不是挺好嘛! " 

索天寿说着，坐在那把古旧楠上。索家土房里没啥摆设，除了这把太师

槽，墙壁上还挂着幅"中堂"字画，是天寿自己的手笔墨成池，淋漓豁胸

臆"

棱挂有些年成了，绞纸变暗，墨色却未减。

"唉，我养了六个儿子，成器不成器的，就属你最不让我放心哩!学，没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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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学，总是瞅旁人的样样，效辈学步……"

"爹，你做啥老不放心我!我咋了?我三哥在庄上务庄农，我两个弟弟功

课还不如我，也不见你骂个半句! " 

爹说务庄农有啥不好，你爹也是个庄农人，年轻时一肩能扛八百斤谷

子，你能么 7 " 

元亨又没话了。瞅着这屋，这间不大的屋，养育了他们兄弟六个，元年、

元春、元秋，他下面还有元通、元庆，爹妈着实操心费力了，至今老人家住在

这么间破屋子里，恐怕连月水伯那院里的"倒坐"都不抵!

"爹，听说咱家过去有一座大宅院7 " 

"嗯?听谁说7 " 

"早先我大哥说。"

"没有那事

索天寿哑了会子，说你呀，你的个心思咋不朝正处使唤?古人说，至人

无宅，天地所容，至人无主，天地为所。你整日想了些啥"

元亨眼斜斜屋顶，唉，还是干木活吧!

他和小乔拉着家具去县城，路上记起月水伯让他俩下馆子的话，扑哧

笑了。

元亨驾着车把，小乔在旁边挽着套绳，家具在车上捆绑得牢实，不会移

动磨损。拉车时还须格外小心，小乔说，一次大森和二林拉车，拐弯时在树上

蹭了一下，爹好一顿臭骂狗日的路都不会走!家具卖不出手，我让你三天

饿肚子小乔格格地笑着扭过脸来，说要是你碰在树上，我爹保准不会
口口 " 
一一之J 0 

元亨相信，可还是问那为啥7 " 

"爹稀罕你呗!不骂都怕你飞了跑了的。"

小乔脸儿一红。

"嘿，我能跑哪达"

"跑大地方呗，城里，北京，像你可似的，总是别屈了你这一身才气"

"咦，乔妹，你是不是想撵我?我可没说过跳弹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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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用说，瞅还瞅不出，容容姐一来，你撵窝儿凿得好狠哟"

"嘿嘿，眼还尖得很!唉，我哪达也不想去，眼伯一起干活就福份着哩。"

小乔抵嘴笑了O 悄悄地把套绳挽得更紧，好使他省些力。

由南向北，一路柏油官道，除了过渠桥有个上坡下坡的，一路平展展的，

十华里路两人聊着话便望见了敦煌县城南大街。

"亨哥，咱俩换换，到城里了，你就在车后跟着走就是了。"

"不累，换啥呀，到城里了又咋7 " 

"遇上个同学啥的，别让你这秀才不像个秀才。"

小乔硬是从他肩上夺过辑绳，驾起车把。元亨心头一阵滚热，心说这妹

子!小小个年纪，咋就这么细心哪!

到了市场，车该往哪儿摆，家具往哪儿卸，市场管理人员来了，该买多少

税票，一应事儿她全都熟悉。他俩把那几件油亮亮的家具去掉包装皮子，正

面儿亮在人前头。她擦了擦额头上的细汗珠儿，说亨哥，你要有啥朋友走

走，去吧，过个把小时再来，我把它卖出，咱一块儿再去吃喝。"

"不，我没啥朋友，‘朋友'就是你

说着，他倚着那几件家具一屁股坐在地上。瞅着市场上穿梭的人群、人

声、脚步、尘士。

没用上多少时辰家具便全卖出子。把架子车一寄放，他俩掉掉身上的

灰尘走出市场，来到敦煌城街面上。小乔把那件袄褂拍了又拍，生怕不整

齐。"走，亨哥，你说哪家顶好，咱就进哪家"

"乔妹，你还真要破费伯呀? " 

"~恩，哥，走嘛"她执拗着，声音儿娇滴滴的。

"毡，走就走"

东大街，那叫啥丝路宾馆，高楼大玻璃，几层儿却忘了数。进到内里，乡

里娃真还没见过这般豪华，窗纱落地，餐桌雪白，摆着花。服务员身着裙，口

涂红， 1民嘴一笑说了声请，刀刀叉叉的递上来，左一道右一道的啥玩意儿端

上来，玻璃杯里斟满了酒。

等那服侍的女人走了，小乔"格格格"笑得捂起嘴。说吃饭不给筷，刀叉

咋使唤!可乔丫头那双手既能刺绣，拿起这家什照样灵巧。吃着，又举起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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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亨哥，来，咱俩碰碰。在我木匠家做活，让你委屈了! " 

说时，她那双眼晶亮亮的，含着些潮湿。元亨举杯一碰，像是撞在了心尖

上。

"乔妹，咱今个这顿吃喝，怕难眼伯报账哩"

"你放心吧，日子久了你就知道我爹的为人了。远的不说，就说阴七爷

吧，白吃白喝在我家这多少年了，我爹图了他的啥?只怕你不会像七爷那样

待得久"

"乔妹，你咋嘴边老吊着这句话，好像我就要走哪达似的。"

"亨哥，不管你今后走哪达，只要你好，妹子没有啥不乐意的。我跟容容

姐说过些话...

"说啥? " 

"嘻，我不告诉你..…

四

那位七爷名叫阴积利。

阴家"积"字辈兄弟大排行，啥积仁、积德……叫"积"啥的人多了，可如今

都死了，留下的根苗儿也没有几根了。早年的阴家，就像这沙海子里的胡杨树，

根须伸得漫天漫地，敦煌四乡八寨，哪里没有他阴家的宅地、阴家的人烟。没来

月牙泉之前，阴老七就住在敦煌老城白马塔附近，那白马塔身叠九层，二层上

至今携石刻着"道光乙巳年 xx 人重修"的字迹，那修造者正是阴老七的亲太

爷。夕阳残照，塔身泥士剥落，时有旅游者前来，翻译、导游讲着那白塔从前秦

至今的经历，坞摩罗什东传佛教，却无人望见那塔下不远处倚偎着一个衣衫槛

楼如乞似讨的老人。

白塔后身，和塔尖正对着有一座宅院，那就是曹万根建造的阴老七家故

居，而今那里已是"白马寺文物陈列馆"了。

他曾住在那宅院，娶过妻讨过小，吟过诗书念过佛，壁端挂着一幅好几

百光洋买得的画儿，名叫《萨埋以身饲虎头画的是其人见一只母虎领着几只

幼虎寻食无着，母欲峡食幼子，萨埋跳崖，将身置于虎口。可是佛没有免去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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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旦主

爷的不幸，妻子也没给他留下一儿半女。所幸的是那古宅的后院尚留与他安

安然然地居住，一直住到"文革"初期，造反者的皮带才抽打得他妻小故去、

散去。此时他再瞅瞅那白塔尖尖，吟了一遍四谛三界、八苦法轮，便投向了曹

家桥。

想着那儿尚有个把侄亲，或能一起度日。和、贵丢下一根苗儿，叫阴承祖，

在月牙泉村;积吉还有个儿，叫阴承业，在中关村，但末了老人双手捂面呜呜

地哭了。也难怪他们不收留七爷，积贵死于民国三十年，那时他家便破落了，

承祖侄儿只剩下几头骆驼，拉扯着一群娃子。中关村的承业家，光景还算好，

但这个侄儿却哭着对老人说七爷，我爹死的时候还嘱咐我，要照顾好七爷

哩，可我至今‘帽子'没摘，你的侄孙儿知新，前不久，又被抓走了……"老人

听后也泪流满面我不连累你，我能听到积吉死的时候留下这么一句话，也

就……"说着，他走出侄儿家。只见南面的沙山，不知不觉迈去，白晃晃的沙

山顶子，像白马塔一样摇晃在他前面，剥落了泥士，忽地他扑倒在路旁。

就是在这时，曹月水走来， Pq了声"七爷把他背进了自家的院子。

"七爷，你别难过，别往瞎(坏)处想，就住在我这儿吧! "他伸出那干木活

的粗子抹了把老人脸上的冷泪。"这院子，本来也是你阴家的，我爹你兴许还

记得，木匠曹万根，在这院里扛过活。这房，是我从我爹子里接过来的……你

如果不嫌，就住在那间币。坐'里吧。早早晚晚，我让娃子们照顾你，就跟你的

亲儿亲孙一样……"阴积利呜呜地哭着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紧紧拉着木匠

的子。

他咋能忘记他爹曹万根呢，咋能忘记那间"倒坐"东屋呢!尽管那都是他

堂兄阴积仁造的孽，可他们毕竟是一家，没想到曹万根的儿子今天会这样待

他!

一晃多少年，阴积利住在曹月水大院里，真像是一位曹家的老人了。吃

喝一起，说笑一处，古往今来多少丰事、憾事啊七爷，今个高兴，喝两且

吧!川唉，又让你破费……听我爹说，你爷爷也是个豪爽人，盖的那房啊，啧

啧，到今个敦煌人说起‘南北二宅没个不院大拇指，北宅说的是白马塔那

边的，南宅指的就是这达。人世沧桑啊，古时候我们阴家就跟你曹家人友好

着哩，听说过不?那时曹议金做节度使的时候，阴家已是声势极隆的世家了，

• 15 • 



陇原当代文学典藏 · 小说卷

阴家有个叫阴子昂的后生，做了曹议金第十六妹婿。呵呵呵，如今我要是有

个一儿半女的，儿不娶别人，娶你家乔丫头，女不嫁旁家，嫁你的二林子

阴积利怀着感恩戴德的心情，在这院里起早睡晚，虽然年事已高干不了

个啥活，也能扫扫地、归置归置院子、照看照看门户。若有个啥人来联系个买

卖生意，曹木匠不在家，他便迎上来说找谁?东家出去了，有啥事说吧!我

是他家的老人。"完了，他会把来者姓甚名谁、来有何干，一清二楚地告诉院

主。若是来个偷鸡摸狗的歹徒，那他休想拿走这院中的一根木条。"爷，让我

把那锯末子揽一些回家喂猪。川不行，锯末子这院里还有用场。"说完，大门

一闭，进了"倒坐"西屋。

这屋，除了光亮略暗些，眼正屋没啥两样。早年那幅《萨埋以身饲虎~，老

人保留至今，带过来挂在壁上。躺在炕上望着那幅画，结着几缕蛛丝尘坠，画

面已模糊不清了。只觉像是个睡佛涅架在那儿，云雾腾腾，似到了七佛六祖

居身的地方。

"七爷爷，我来看你。"

这是阴承祖的小后人，叫根世。根世憨呼呼的，早就没了一点大户家的

灵气，只会拉骆驼。骆驼是他亲爷爷丢下的，已不多几头了。早年少说也有

百十头，排成驼队几里长，进肃州甘州，出阳关玉门，生意极兴隆。 i且积贵

死得早，阴承祖没戴过"帽子娶了个媳妇也是贫家女，一家人过日子小

心翼翼。虽说他家没敢收留七爷，但心上还是惦着挂着，时常让根世娃过

来看看。

近年来，光景渐好，根世又拉起了骆驼肃北、阿克赛地跑了起来，做点小

生意，贩点菜、换点羊毛啥的。有了钱还买瓶酒、割块肉送到这达来。根世每

次来，老人家心里总是热呼呼的，觉着阴家尚在，他毕竟还是一位阴家老人。

"根世啊，没念过学吧? " 

老人聊起来这样问着。根世憨笑着"嗯"地应一声。七爷抚摸着孙子那粗

粗壮壮的肩头吁了口气。

"娃也不小了，咋不说个媳妇呢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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